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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叠纪末期发生了显生宙以来规模最大的生物灭绝事件，利用江西修水东岭剖面二叠—三叠系界线的碳同位素、主量

元素及微量元素分别研究全球碳循环的变化及其相对应的物源的变化进而分析环境变化与生物灭绝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东
岭剖面二叠—三叠系界线存在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第一阶段阶梯式负偏幅度为 ２‰，第二阶段阶梯式负偏幅度为 ２．５‰，总的

负偏幅度高达 ４．５‰。 在阶段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过程，碳酸盐岩中的硅酸盐组分物源由基性火成岩转变为岛弧性质的酸性火

成岩。 后者可能与我国华南周围岛弧火山喷发有关。 这些碳同位素负偏在时间上与物源的转变及火山灰层基本一致，推测其与

我国华南岛弧火山及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喷发有关。 大规模火山作用喷出或诱发出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温室气体有可能是造成

二叠—三叠系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的主要原因。 火山喷发造成的环境恶化如全球变暖、海洋缺氧、海洋酸化、植被破坏形成的大

量沉积物输入海洋致使生物生存压力增大，从而造成二叠末期生物的大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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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二叠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是显生宙最大的生物

危机事件［１］，化石记录表明大约 ８０％至 ９６％种一级

别的海洋无脊椎动物以及大约 ７０％种一级别的陆地

脊椎动物在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消失［２⁃３］。 研究认

为该次生物灭绝主要与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喷

发［４⁃７］、海洋缺氧甚至硫化［８⁃１２］、全球变暖［１３⁃１５］以及海

洋酸化［１６⁃１８］有关。 然而，这些全球环境扰动或剧变的

性质及时间与生物灭绝的详细过程及方式的关系尚

未清楚，二叠末生物大灭绝的最终成因未知［１９］。
二叠—三叠纪碳同位素组成变化研究已经较为

详细而全面。 碳同位素比值在二叠—三叠系界线附

近全球范围内均发生了负向偏移［２０⁃２１］，总体上可分

为两期负偏［２２］。 第一期发生在二叠纪末期 Ｈ． ｃｈａｎ⁃
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牙形石带，距离二叠—三叠纪界线约 １１０
ｋｙ［２１］；界线年龄取 ２５２．１７ Ｍａ［２３］，第二期发生在三叠

世早期 Ｉ． ｉｓａｒｃｉｃａ 牙形石带（煤山剖面的 ３４ 层），距离

二叠—三叠纪界线约 ６７５ ｋｙ［２４］。 第一期碳同位素负

偏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２５⁃２７］，第一阶段的碳同位

素负偏最大值发生在 Ｃ． ｙｉｎｉ⁃Ｃ． ｚｈａｎｇｉ 牙形石带，第
二阶段碳同位素负偏最大值发生在 Ｃ． ｍｅ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牙形石带。 这些期次的碳同位素负偏均被认为与西

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喷发有关［２０，２７⁃２８］。 然而，引起碳同

位素比值负偏的轻碳来源问题还存在争议［１９］，长期

的碳同位素扰动及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喷发与短

期快速的二叠末期生物大灭绝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

清楚。 需要在二叠—三叠界线沉积速率较大的剖面

开展更多的研究［１９］。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的长兴组厚度约为煤山

剖面长兴组厚度的 ４ 倍［２９］，是沉积速率较大的区域。
与煤山剖面一样，其地点靠近华夏古陆的物源区。 二

叠—三叠纪过渡时期，巢湖和煤山地区的沉积物供应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从侧面上反映了环境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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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３０］，从而诱发了生物危机。 这些沉积物的供应与

碳同位素变化的关系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碳同位素

负偏中轻碳的来源问题以及碳循环扰动、沉积物变化

及生物灭绝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次研究在江西

东岭剖面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中开展碳酸盐岩碳

同位素组成以及全岩主量、微量元素分析，研究碳同

位素比值的变化以及沉积物元素组成的变化来探讨

碳循环、沉积物供应的变化与生物灭绝的关系。

１　 地质背景

江西东岭剖面位于江西省修水县四都镇东岭村

（图 １ａ），坐标为 ２９°９′４８″Ｎ， １１４°３６′２″Ｅ，交通便利，
与四都镇连通乡村公路，距离南昌市大约 １５０ ｋｍ
左右。构造上，该剖面位于一个向斜的核部，由翼部

图 １　 江西省修水县四都镇东岭剖面地理位置图（ａ）
以及地质图（ｂ）

Ｐ２ｑ．中二叠统栖霞组；Ｐ２ｍ．中二叠统茅口组；Ｐ３ ｃ．上二叠统长兴组；

Ｔ１ｄ．下三叠统大冶组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ｂ）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ｉｄｕ，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向中心由老至新出露中志留统夏家桥组、上志留统西

坑组、中二叠统栖霞组、茅口组、上二叠统龙潭组、长
兴组以及下三叠统大冶组（图 １ｂ）。 其中长兴组为石

林喀斯特地貌，是研究长兴阶及二叠—三叠界线的理

想地区之一。
　 　 研究剖面位于华南陆块，该陆块在二叠—三叠纪

之交位于特提斯洋东部、北半球赤道附近（图 ２）。 华

南陆块在二叠末时期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育华夏台

地以及扬子台地。 其中扬子台地北部从西至东分别

发育峡口—利川湾［２３］ 以及扬子台地北部边缘盆

地［３１］。 长兴期在台地边缘发育生物礁，这些礁主要

分布在川东北、湖南慈利地区以及江西东岭地区［３１］。
江西东岭剖面长兴期的生物礁主要是藻—海绵骨架

灰岩［３２］。 江西沿沟地区为在长兴期为非礁的浅水碳

酸盐岩相［３３⁃３４］。 浙江煤山剖面在长兴期为斜坡环境

而在早三叠世为盆地环境［３５］。
　 　 东岭剖面自下而上出露上二叠统长兴组和下三

叠统大冶组（图 ３）。 长兴组主要为灰白色块状生物

碎屑石灰岩，而大冶组底部主要为薄层状灰泥石灰岩

（图 ３）。 在长兴组顶部发育一套杂色微生物岩，含丰

富的球状微生物、介形虫、小腹足和小双壳类化石

（图 ４） ［３６⁃３７］。 在大冶组底部 ２７ 层首次出现 Ｈ．ｐａｒｖｕｓ
牙形石，标志着二叠—三叠系界线［３８］。 大冶组中—
薄层状石灰岩中含化石很少，主要是小介形虫、薄壳

的双壳类、管状和舌状的小腕足类［３６］。
所测剖面上，由于地层界线有一段地层被覆盖，

所以无法获取连续的剖面，即 ２５－２６ 缺失了一段地

层。 而吴亚生等［３７］在离本次剖面北部约 １０ ｍ 远处，
通过人工开挖，获得了一个连续出露的 ＰＴＢ 剖面（图
３）。 在本次研究剖面长兴组顶部为微生物岩，相比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 所研究的剖面缺失了微生物岩的上部

（图 ４）。 即本次剖面的 ２４ｂ 层与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剖面的

第二层相对应，出现 Ｈ．ｐａｒｖｕｓ 牙形石 ２７ 层与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的第 ５ 层相对应。 本次研究剖面缺失地层与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 剖面中 ２－３ 层相对应，为一段生物碎屑

颗粒岩、灰泥岩及微生物岩。

２　 实验方法

东岭剖面采集了 ６７ 个块状样品，岩石切割抛光

后，利用牙钻钻取石灰岩灰泥部分，将粉末样品用玛

瑙研钵进一步磨碎加工后利用称样纸包裹好用于无

机碳同位素比值测试分析。 将块状样品破碎成小块

后利用玛瑙研钵粉碎至 ２００ 目以下，用于元素含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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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扬子台地北部晚二叠世古地理图（修改自冯增昭等［３１］ ）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３１］ ）

图 ３　 江西修水县东岭剖面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ｔ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试分析。
粉末样品的无机碳同位素比值测试分析在东华

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 测

试方法为磷酸法，以纯 Ｈｅ 气作为载气，将 ４０ ｍｇ 左右

（量的多少取决于碳酸盐含量）粉末样品放入恒温槽

中与 ０．０３ 毫升 ９８％的磷酸在 ７２ ℃反应平衡 １ 小时。
生成的 ＣＯ２气体经提纯后在德国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公司生产

的气体同位素比值质谱仪 ＭＡＴ２５３ 中进行碳、氧同位

素比值测定。 碳同位素与氧同位素比值的测试分析

精度均优于 ０．２‰（２σ）。 δ１３Ｃ 和 δ１８Ｏ 数据均为 ＶＰ⁃
ＤＢ 标准。

粉末样品的元素含量测试分析主要利用 Ｘ 射线

荧光光谱（ＸＲＦ）仪在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重

点实验室完成。 称取 ４ ｇ 粉末样品，利用压片法，不
加任何黏结剂，以硼酸垫底直接压制成薄片。 将薄片

放入型号为 Ａｘｉｏｓ⁃ｍＡＸ 的 ＸＲＦ 仪器中进行测试分

析。 主量元素的分析精度优于 ５％，微量元素的分析

精度优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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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江西修水县东岭剖面碳、氧同位素地层及其与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剖面对比图（Ｈ． ｐａｒｖｕｓ 据朱相水等［３９］ ）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ｂ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Ｗｕ ｅｔ ａｌ．［３９］（Ｃｏｎｏｄｏｎｔ Ｈ． ｐａｒｖｕｓ ｄａｔａ ｉｓ ｆｒｏｍ Ｚｈｕ ｅｔ ａｌ．［３９］ ）

３　 实验结果

碳酸盐岩碳同位素比值 δ１３Ｃｃａｒｂ分布在－１．４２‰～
４．７‰，平均值为 ２． ６‰（表 １）。 垂向上，东岭剖面

δ１３Ｃｃａｒｂ值在长兴组中至下部基本稳定在 ４‰左右，至
长兴组上部 ２４ａ 层的上半部分开始突然出现负偏，至
二叠—三叠系界线达到最大负偏（图 ４）。 其负偏过

程呈现出阶梯式，可分为两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式负

偏出现在 ２４ａ 层的中部，负偏幅度达 ２‰左右，负偏

过程中岩性没有发生变化，均为灰白色厚层至块状生

物碎屑石灰岩；第二个阶梯式负偏出现在 ２４ｂ 层的底

部，也就是开始出现微生物岩时发生快速的负偏，负

偏幅度达 ２．５‰左右，同时伴随着岩性的突变。 碳酸

盐岩氧同位素比值 δ１８Ｏｃａｒｂ分布在－１３．２‰～ －７．３‰，
平均值为－１０．２‰（表 １）。 垂向上，东岭剖面长兴组

灰白色厚层至块状生物碎屑石灰岩 δ１８Ｏｃａｒｂ大部分分

布在－１２‰～ －９．５‰，同位素比值较负（图 ４），而上二

叠统长兴组顶部微生物岩和下三叠统大冶组底部中

至薄层状灰泥石灰岩 δ１８Ｏｃａｒｂ大部分分布在－８．７‰～
－７‰，其同位素比值相对长兴组生物碎屑石灰岩

较重。
Ａｌ２Ｏ３ 含量分布在 ２． ８０％ ～ ６． ５１％，平均值为

３．２５％；Ｔｉ 含量分布在 １ ６２３ ～ ２ １３２ μｇ ／ ｇ，平均值为

１ ７３３ μｇ ／ ｇ；Ｆｅ２Ｏ３含量分布在 ０．９７％～１．６０％，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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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主量元素、微量元素、Ｍｎ ／ Ｓｒ 比值与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比值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 ｄａｔａ
　 　 元素
样品　 　

ＳｉＯ２

／ ％
Ａｌ２Ｏ３

／ ％
Ｆｅ２Ｏ３

／ ％
ＭｇＯ
／ ％

ＣａＯ
／ ％

Ｔｉ
／ （ｕｇ ／ ｇ）

Ｍｎ
／ （ｕｇ ／ ｇ）

Ｓｒ
／ （ｕｇ ／ ｇ） Ｍｎ ／ Ｓｒ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

δ１３Ｃ
／ ‰

δ１８Ｏ
／ ‰

ＤＬ０１ ４ －１０．３
ＤＬ０２ ０．３４ ２．８５ ０．９９ １．０６ ９４．４２ １ ６５３ １４７ ２２８ ０．６４ １７ ３．９ －９．８
ＤＬ０３ ０．４８ ２．９１ ０．９９ ０．８７ ９４．４１ １ ６６０ １４７ ２３２ ０．６３ １８ ４ －１０．３
ＤＬ０４ ０．３１ ２．８２ ０．９８ ０．７３ ９４．７７ １ ６４７ １４４ ２９９ ０．４８ １７ ３．９ －１０．１
ＤＬ０５ ０．３７ ３．０５ １．０６ ５．５ ８９．６８ １ ９２１ １６０ １７１ ０．９３ １６ ２．８ －１０．９
ＤＬ０６ ０．５９ ３．３７ １．１４ １０．３ ８４．２１ １ ８９２ １７３ １５７ １．１ １８ ３．６ －９．５
ＤＬ０７ ０．６３ ３．６１ １．２９ １９．５８ ７４．４７ ２ ０２８ １８９ １３１ １．４４ １８ ４．１ －９．８
ＤＬ０８ ０．３９ ３．０２ １．０４ ４．２ ９１ １５３ ２０４ ０．７５ ３．７ －１１．７
ＤＬ０９ ０．６３ ３．６７ １．２６ ２２．５ ７１．５１ ２ ０６７ １９９ １１３ １．７５ １８ ４．７ －８
ＤＬ１０ ０．３４ ２．９４ １．０２ ２．２７ ９３．０５ １ ７１３ １５０ ２１５ ０．７ １７ ４．３ －７．９
ＤＬ１１ ０．４ ３．４７ １．２４ １９．３４ ７５．１２ ２ ０１８ １９６ １０５ １．８６ １７ ３．８ －８．９
ＤＬ１２ ０．３６ ２．９４ １．０２ ２．６３ ９２．６９ １ ７０８ １５０ ２４２ ０．６２ １７ ４ －１０．２
ＤＬ１３ ０．４７ ３．１８ １．０９ ７．６５ ８７．２２ １ ８０９ １６５ １９１ ０．８６ １８ ４ －１０．６
ＤＬ１４ ０．３６ ２．８８ １ １．２９ ９４．１２ １ ６６７ １４７ ２５９ ０．５７ １７ ３．９ －１０．１
ＤＬ１５ ０．３７ ２．８４ ０．９８ ０．６５ ９４．７９ １ ６４２ １４５ ２７０ ０．５３ １７ ３．９ －１０．１
ＤＬ１６ ０．３９ ３．１５ １．１ ７．６４ ８７．３２ １ ８２９ １６６ １８０ ０．９２ １７ ３．９ －１０．１
ＤＬ１７ ０．３２ ２．８７ １ １．４５ ９４ １ ６７１ １５１ ２３５ ０．６４ １７ ３．７ －１０．９
ＤＬ１８ ０．４７ ２．９４ １．０１ ２．０８ ９３．１７ １ ６７７ １５０ ２２２ ０．６８ １８ ３．８ －１１．４
ＤＬ１９ ０．６９ ３．１１ １ ０．５９ ９４．２３ １ ６６９ １４４ ２７１ ０．５３ １９ ３．３ －１０．４
ＤＬ２０ ０．３９ ２．９３ １．０１ １．９３ ９３．４２ １ ６８６ １５１ ２１９ ０．６９ １７ ３．７ －１０．５
ＤＬ２１ ０．３２ ２．８４ ０．９９ ０．９７ ９４．５６ １ ６６０ １４５ １７ ３．８ －１０．６
ＤＬ２２ ０．３３ ２．８５ ０．９９ ０．８２ ９４．６８ １ ６５８ １４８ ２４０ ０．６２ １７ ３．７ －１０．６
ＤＬ２３ ０．３８ ２．８８ １ １．２７ ９４．０９ １ ６６９ １４８ ２２４ ０．６６ １７ ３．１ －１０．８
ＤＬ２４ ０．３ ２．８１ ０．９８ ０．６ ９４．９６ １ ６４８ １４２ ２７６ ０．５２ １７ ３．６ －１０．７
ＤＬ２５ ０．３２ ２．８２ ０．９９ １．０９ ９４．４５ １ ６５２ １４７ ２３４ ０．６３ １７ ４ －１０．６
ＤＬ２６ ０．３ ２．８ ０．９８ ０．４ ９５．１９ １ ６４５ １４６ ２４８ ０．５９ １７ ２．７ －１１．６
ＤＬ２７ ０．３９ ２．８５ ０．９８ ０．７４ ９４．７２ １ ６３５ １４３ ２３５ ０．６１ １７ ３．４ －１３．２
ＤＬ２８ ０．３４ ２．８２ ０．９８ ０．４５ ９５．０６ １ ６３６ １４４ ２６０ ０．５５ １７ ３．８ －１１．２
ＤＬ２９ ０．４２ ２．８５ ０．９７ ０．３７ ９５．０３ １ ６２４ １４３ ２５６ ０．５６ １８ ３．９ －１１．２
ＤＬ３０ ０．３４ ２．８ ０．９８ ０．４１ ９５．１２ １ ６３５ １４３ ２５２ ０．５７ １７ ３ －１１．５
ＤＬ３１ ０．３５ ２．８５ ０．９９ ０．９５ ９４．５１ １ ６５３ １４５ ２３８ ０．６１ １７ ３．９ －１１
ＤＬ３２ ０．４１ ２．８６ ０．９８ ０．４５ ９４．９６ １ ６４５ １４３ ２４４ ０．５９ １７ ３．６ －１１．５
ＤＬ３３ ０．５１ ２．８６ ０．９８ ０．６５ ９４．６ １ ６４６ １４２ ２７７ ０．５１ １７ ４ －１０．１
ＤＬ３４ ０．４２ ３．４４ １．２６ １７．５４ ７６．９５ １ ９９６ １９０ １０１ １．８７ １７ １．１ －９．６
ＤＬ３５ ０．３７ ３．２４ １．１４ １１．４８ ８３．３６ １ ８８６ １７２ １３９ １．２４ １７ ３．７ －１１．１
ＤＬ３６ ０．４２ ３．１１ １．０８ ６．５８ ８８．４３ １ ７９７ １６２ １８９ ０．８６ １７ ３．９ －１０．５
ＤＬ３７ ０．３８ ２．９５ １．０３ ２．３８ ９２．９４ １ ７０５ １５５ １９３ ０．８ １７ ２．９ －１１．４
ＤＬ３８ ０．３８ ２．８８ ０．９９ ０．８５ ９４．５７ １ ６５７ １４４ ２３３ ０．６２ １７ ３．７ －１１．２
ＤＬ３９ ０．３２ ２．８２ ０．９８ ０．３８ ９５．１６ １ ６４４ １４２ ２５７ ０．５５ １７ ３．５ －１１．４
ＤＬ４０ ０．３１ ２．８１ ０．９８ ０．４５ ９５．０８ １ ６４１ １４３ ３２１ ０．４４ １７ ３．７ －１０．７
ＤＬ４１ ０．４４ ３．１ １．０８ ５．７５ ８９．２６ １ ７８６ １６１ １９１ ０．８５ １７ ３．９ －１０．６
ＤＬ４２ ０．３２ ２．８１ ０．９８ ０．４１ ９５．１３ １ ６３５ １４３ ２６５ ０．５４ １７ ４ －１０．６
ＤＬ４３ ０．３ ２．８１ ０．９８ ０．４ ９５．１５ １ ６３９ １４３ ２８２ ０．５１ １７ ３．６ －１１
ＤＬ４４ ０．３３ ２．８ ０．９７ ０．３５ ９５．２２ １ ６３１ １４６ ２６３ ０．５５ １７ ３．６ －１０．８
ＤＬ４５ ０．３７ ２．８４ ０．９８ ０．３９ ９５．０６ １ ６３３ １４３ ２７９ ０．５１ １７ ３．５ －１０．３
ＤＬ４６ ０．３５ ２．８３ ０．９９ ０．４３ ９５．０３ １ ６５２ １４５ ２９５ ０．４９ １７ ３．２ －１０．７
ＤＬ４７ ０．３ ２．８１ ０．９８ ０．４３ ９５．１１ １ ６４５ １４５ ２９４ ０．４９ １７ ３．８ －１０．８
ＤＬ４８ ０．３６ ２．８４ ０．９９ ０．４３ ９５．０４ １ ６５１ １４２ ２５２ ０．５６ １７ ３．８ －１０．９
ＤＬ４９ ０．５２ ２．９２ ０．９８ ０．３３ ９４．９ １ ６３７ １４４ ２３２ ０．６２ １８ １．２ －１１．２
ＤＬ５０ ０．７２ ３．０１ １．０１ ０．３８ ９４．５４ １ ６５８ １５４ ２６５ ０．５８ １８ １．８ －１１．４
ＤＬ５１ ０．６６ ２．９４ １ ０．４４ ９４．５９ １ ６５２ １４９ ２７２ ０．５５ １８ １．８ －１１．７
ＤＬ５２ ０．４２ ２．９ ０．９９ ０．３９ ９４．９３ １ ６４７ １４７ ２７８ ０．５３ １８ ２ －１２．２
ＤＬ５３ ０．３９ ２．９ １ ０．４ ９４．９８ １ ６５９ １５５ ２６９ ０．５７ １７ ２．１ －１１
ＤＬ５４ ０．３６ ２．８４ ０．９９ ０．３９ ９５．０５ １ ６４６ １５４ ２８８ ０．５４ １７ ２ －１１
ＤＬ５５ １３．１２ ６．５１ １．６ ４．０４ ７３．３２ ２ １３２ ２１１ ３４１ ０．６２ ３１ －０．２ －７．５
ＤＬ５６ ４．６３ ４．０３ １．２ １．１７ ８８．１９ １ ７８１ １７８ ９１２ ０．１９ ２３ －０．８ －８．１
ＤＬ５７ ８．４９ ５．０８ １．４ ３．９６ ８０．０８ １ ９３０ ２０５ ２７３ ０．７５ ２６ －０．８ －８．９
ＤＬ５８ ６．０２ ４．２８ １．２ ０．６４ ８６．８７ １ ７８８ １７５ ７０２ ０．２５ ２４ －０．５ －８．７
ＤＬ５９ ６．０５ ４．３５ １．２４ ２．６６ ８４．８２ １ ８２２ ２１７ ３２３ ０．６７ ２４ －０．８ －７．８
ＤＬ６０ ３．９７ ３．５ １．０９ ０．５ ９０．３３ １ ６９７ １６６ ７９５ ０．２１ ２１ －０．７ －８．２
ＤＬ６１ ５．３７ ４．０５ １．１４ ０．６９ ８７．９５ １ ７５９ １８１ ４９１ ０．３７ ２３ －１．１ －８．３
ＤＬ６２ １０．１８ ５．４２ １．３７ ０．８２ ８０．８４ １ ９４３ １７８ ９０３ ０．２ ２８ －０．４ －８．４
ＤＬ６３ ７．４３ ４．５７ １．２４ ０．７８ ８５．０１ １ ８３０ １８９ ３５１ ０．５４ ２５ －１．４ －８．８
ＤＬ６４ ７．５４ ４．７３ １．２５ ０．８７ ８４．４３ １ ８４９ １８２ ４８３ ０．３８ ２６ －１ －７．９
ＤＬ６５ ４．６５ ３．９１ １．１７ ０．７５ ８８．７６ １ ７５２ １７２ ６２０ ０．２８ ２２ －１．４ －９．４
ＤＬ６６ ５．３１ ４．０２ １．１８ ０．６５ ８７．９８ １ ７７０ １７７ ７７０ ０．２３ ２３ －０．９ －８．７
ＤＬ６７ －０．９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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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０７％（表 １）。 ＣａＯ 含量分布在 ７１．５１％～９５．２２％，
平均值为 ９０．６８％。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比值分布在 １６ ～ ３１，
平均值为 １９。 Ｍｎ ／ Ｓｒ 比值主要分布在 ０．１９ ～ １．８７，平
均值为 ０．６６。 垂向上，Ａｌ、Ｔｉ 和 Ｆｅ 曲线变化一致（图
５），在长兴组灰白色生物碎屑灰岩段绝大部分呈现

为一条稳定的直线（除了在 ３ ～５ ｍ 处，以及 １６ ｍ 处

出现小的波动以外）。 然而，在长兴组岩性突变处

２４ｂ 层底部，也就是开始出现杂色微生物岩处，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值开始突然升高，然后下降，至微生物岩顶部下

降至最低值，至中—薄层灰泥石灰岩二叠—三叠界线

处出现一次幅度较小的突然升高，然后突然下降。 总

之，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在二叠—三叠界线附近值突然增大，
并呈现快速的波动。

４　 讨论

４．１　 成岩作用的影响

碳酸盐岩全岩无机碳同位素比值容易受到成岩

作用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其原始海水溶解无机碳的碳

同位素比值信号。 在利用碳同位素比值进行古气候

古环境分析之前需要评估成岩作用的影响。 由于成

岩流体中含大量的氧原子，在进行水—岩反应时往往

会伴随着较大的氧同位素分馏［４０⁃４１］，碳酸盐岩全岩

氧同位素极容易受到成岩作用的改造从而改变了其

原始海水的氧同位素比值。 受成岩作用影响较大的

海相碳酸盐岩其碳同位素与氧同位素往往表现为较

大的相关性［４０］ 。因此，可以利用碳同位素比值与氧

图 ５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 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元素含量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ｌ， Ｔｉ ａｎｄ Ｆ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ｔ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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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比值作交汇图来判断成岩作用对碳同位素的

改造程度［４２］。 东岭剖面碳酸盐岩碳同位素与氧同位

素交汇图（图 ６）表明，碳同位素比值与氧同位素比值

总体上为负相关而非正相关，说明总体上该剖面碳同

位素比值与氧同位素比值没有相关性，碳同位素比值

受到成岩作用影响较小。 由于碳—氧同位素比值交

汇图数据明显分为两组（图 ６），一组为 ２４ｂ 层以下的

长兴组浅水生物碎屑石灰岩，另一组为 ２４ｂ 层及其以

上的长兴组及大冶组地层。 将这两组分别制作碳—
氧同位素比值交汇图（图 ７，８）。 长兴组灰白色生物

碎屑石灰岩碳氧同位素比值数据点分布较为离散

（图 ７），两者的相关系数（Ｒ２）仅为 ０． １６，相关性很

弱。 虽然氧同位素比值较负（－８‰～ －１３‰），但碳同

位素比值较重（１‰～４．６‰），落在正常海水无机碳同

位素比值范围之内，反映原始海水的信号［４３］。 而

２４ｂ 层及其以上的长兴组顶部微生物岩和大冶组

中—薄层灰泥石灰岩碳—氧同位素比值相关系数

（Ｒ２）仅为０．１８，相关性很弱（图 ８），碳同位素组成受

成岩及后期蚀变作用的影响程度较低，反映原始海水

碳同位素信号。

图 ６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碳—氧同位素比值交汇图

阴影部分代表 ２４ｂ 层以下地层

Ｆｉｇ．６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ｔ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此外，Ｍｎ 和 Ｓｒ 元素也可以用来识别成岩作用对

全岩样品的改造［４４⁃４６］。 在碳酸盐岩的沉积后期的溶
解以及重结晶作用过程中富集 Ｍｎ［４４，４７⁃４８］。 Ｓｒ 一般保

存在原始海水形成的碳酸盐相中［４９⁃５０］，而在溶解和
重结晶过程中容易流失［４８，５１］。 因此，当 Ｍｎ ／ Ｓｒ 比值
较低，如小于 ２～３ 时，成岩作用影响很小［５２⁃５４］。 东岭

剖面 Ｍｎ ／ Ｓｒ 比值分布在 ０．２～１．９ 之间，说明成岩作用

影响小，碳同位素和元素等地球化学指标能反映原始

沉积的信息。

图 ７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 ２４ｂ 层以下地层碳—
氧同位素比值交汇图

Ｆｉｇ．７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ｔ ｂｅｌｏｗ
２４ ｂｅｄ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８　 江西省修水县东岭剖面 ２４ｂ 层及以上地层碳—
氧同位素比值交汇图

Ｆｉｇ．８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ａｎｄ Ｏ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ｔ ２４ ｂ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２　 地层对比

如前文所述，成岩作用对研究剖面碳同位素影响

较小，碳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往往可以用来对全球或区

域性不同环境下的地层进行对比［５５］。 二叠—三叠系

界线地层的碳同位素比值一般存在碳同位素负

偏［２０］，这种同位素比值的变化往往可以作为全球地

层对比的标志层［５６⁃５７］。 将江西东岭剖面与其西部湖

南慈利剖面、其东部江西沿沟剖面及浙江煤山剖面的

碳同位素组成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图 ９）。 结果显示，
东岭剖面第一阶梯碳同位素负偏可以与慈利剖面第

一阶梯碳同位素负偏对比，其碳同位素曲线的突然负

偏与江西沿沟剖面及浙江煤山剖面碳同位素曲线负

偏的开始一致，对应 Ｃ． ｙｉｎｉ 带的下部。 东岭剖面的

第二阶梯碳同位素负偏可以与慈利剖面第二阶梯碳

同位素负偏对比，其突然负偏与煤山剖面主灭绝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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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负偏以及沿沟剖面碳同位素的突然负偏一致，对应

着 Ｃ． ｍｅ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牙形石带底部，也即主要灭绝层位

的底部。 因此，东岭剖面碳酸盐岩阶梯式碳同位素负

偏发生在二叠—三叠界线之前的 Ｃ． ｙｉｎｉ 至 Ｃ． ｚｈａｎｇｉ
牙形石带以及 Ｃ． ｍｅ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牙形石带底部。
４．３　 碳同位素负偏的成因

东岭剖面长兴组上部发生了阶梯式碳同位素负

偏，第一次负偏由 ４‰突然负偏至 ２‰，负偏幅度达

２‰，对应于 Ｃ． ｙｉｎｉ 牙形石带下部；第二次负偏由 ２‰
突然负偏至－０．５‰左右，负偏幅度达 ２．５‰，对应于

Ｃ． ｍｅ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牙形石带底部。 这些发生于主灭绝事

件之前的碳同位素负偏说明当时存在大量１２Ｃ 的输

入。 而火山喷出的二氧化碳、生物或热成因甲烷为

富１２Ｃ 的碳库来源，这些物质的输入均有可能影响东

岭剖面碳同位素负偏［２０］。
东岭剖面从长兴组微生物岩开始至大冶组石灰

岩，其 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含量明显比其下部含量要高，且呈

现出快速波动变化特征（图 ５）。 表明陆源碎屑物质

供应从微生物岩底部开始明显增加。 具有相同物源

的岩石其 Ａｌ 与 Ｔｉ、Ａｌ 与 Ｆｅ 往往呈现相关性高的直

线关系［５９⁃６０］，然而东岭剖面 Ａｌ 与 Ｔｉ（图 １０ａ）、Ａｌ 与
Ｆｅ（图 １０ｂ）交汇图中数据点均出现了分叉，两者之间

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两条相关性强的回归直线。 微

生物岩及其以上地层与微生物岩以下地层中 Ａｌ 和
Ｔｉ、Ａｌ 和 Ｆｅ 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 表明

长兴组顶部微生物岩至下三叠统大冶组地层与长兴

组微生物岩以下地层具有不同的物源［６０］。 也即，以
２４ｂ 层底部为界，上下地层具有不同的物源。 微生物

岩以下地层中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比值分布在 １６～１９，说明岩

石中硅酸盐组分物源来自铁镁质火成岩［６１］；微生物

岩及其以上地层中 Ａｌ２Ｏ３ ／ ＴｉＯ２比值分布在 ２１～３１，说
明岩石中硅酸盐组分物源来自长英质火成岩［６１］。 这

些表明在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陆源碎屑物源由原

来的基性火成岩转变为岛弧性质的酸性火成岩［６２］。

图 ９　 江西修水县东岭剖面与其他剖面碳同位素地层对比

慈利剖面据 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６］ ，沿沟剖面据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５８］ ，煤山剖面据 Ｙ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３］和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５］ 。 不同剖面比例尺不同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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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江西东岭剖面 Ａｌ 与 Ｔｉ（ａ）及 Ａｌ 与 Ｆｅ（ｂ）交汇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 ａｎｄ Ｔｉ （ａ）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 ａｎｄ Ｆｅ （ｂ） ａｔ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此外，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广泛发育的火山灰

被认为是英安至流纹质火成岩来源［６３］。 华夏板块周

围碎屑锆石年龄（２５０～２５８ Ｍａ）研究表明华夏板块西

南部在晚二叠世曾发生过造山运动［６４］。 这些研究说

明，华夏板块在二叠纪晚期发生的造山运动及火山喷

发形成英安至流纹质的火成岩，这些火成岩可能是东

岭剖面从微生物岩开始出现长英质来源的陆源碎屑

组分的成因，而且时间上与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喷发

期一致。
　 　 陆源碎屑物源转变为酸性火成岩之后或之前形

成的地层中普遍含有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的火山

灰层（图 ９）。 煤山剖面在长兴组上部见火山灰

层［２１］，在东岭剖面的大冶组下部也发现了多个火山

灰层［３３］。 这些火山灰可能来自华南周围岛弧火山喷

发［６２，６５］。 这些岛弧火山及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喷发

与碳同位素负偏均发生在二叠—三叠纪界线附近。
东岭剖面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的开始（也即第一阶

段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出现在灰白色生物碎屑石

灰岩之中，可以与煤山剖面 ２３ 层与 ２４ 层界线附近开

始的碳同位素负偏对比，是一个全球性的碳同位素负

偏，也是二叠末期多期碳同位素负偏事件的开始［２０］。
该次负偏过程中岩性没有变化，始终为生物碎屑碳酸

盐岩，且 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含量没有发生变化（图 ５），说明

碳同位素组成的变化与岩性无关，很可能是全球环境

变化（如全球碳循环）的成因。 二阶梯式碳同位素负

偏的层位与华南火山灰层位基本一致，均是出现在二

叠—三叠系界线之前约 １５０ ｋｙ 范围之内［２１］，推测其

负偏可能是华南岛弧火山及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喷

发的成因［２７，６６］。
火山喷出的 ＣＯ２其碳同位素比值为－５‰［６７］，仅

仅由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火山作用难以形成高达

４．５‰的碳同位素负偏［６８⁃７０］。 因此，二叠—三叠系界

线附近碳同位素负偏除了火山作用对１２Ｃ 的贡献以

外，还有其他富１２Ｃ 的碳库来源。 东岭剖面碳同位素

曲线在二叠末期突然快速的下降从而形成阶梯式；煤
山剖面碳同位素曲线在最大负偏处同样是表现为突

然快速的负偏（图 ９）。 这些表明，二叠纪末期碳同位

素负偏过程中存在某一时期快速的负偏，全球碳循环

快速扰动，这些特征与甲烷输入大气造成的碳同位素

组成变化特征相似［７１⁃７２］。 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岩体

侵入富有机质的沉积岩中，接触热变质会导致有机质

（如煤、烃类）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些

富１２Ｃ 的热成因碳库的输入会引起碳同位素比值快

速负偏［７３］。 此外，二叠末气候变暖时诱发海底甲烷

冰不稳定而释放出大量富１２Ｃ 的甲烷也是二叠—三

叠界线碳同位素快速负偏的原因之一［７４⁃７５］，尽管有

研究认为晚二叠世晚期逐渐释放出不稳定的甲烷致

使到二叠末期已经没有足够的甲烷冰造成如此之大

幅度的碳同位素负偏［７６］。
４．４　 碳同位素负偏与生物灭绝的关系

二叠—三叠纪界线生物灭绝方式呈现为两幕，第
一幕的生物灭绝高峰出现于煤山剖面的 ２５ 层底，第
二幕的生物灭绝高峰出现于煤山剖面 ２９ 层底［５８］。
而东岭剖面二叠末期出现两个阶段的阶梯式碳同位

素负偏，第一阶段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的开始对应着

第一幕生物灭绝的开始，第二阶段阶梯式负偏的开始

对应着第二幕生物灭绝的开始。 前文所述，碳同位素

负偏主要与华南岛弧火山及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

喷发、热成因甲烷与生物甲烷冰的释放有关。 西伯利

亚大火成岩省大规模火山喷出或诱发出的温室气体

（例如二氧化碳和甲烷）导致全球气候变暖［１３⁃１４］，海
洋表层温度过高致使海洋生物生理不适应而大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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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１４］。 海水温度过高导致氧气在海水的溶解度下降

以及海洋循环的迟缓形成海洋缺氧［８］。 大规模火山

喷发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海水的二氧化碳浓

度随之升高，再加上火山喷发的硫酸盐气溶胶、酸雨

的降落形成海洋酸化导致部分高钙生物不适应而死

亡［７７］。 大规模火山喷发形成的酸雨破坏陆地生态系

统，造成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导致大量的富 Ａｌ、Ｔｉ 和
Ｆｅ 沉积物输入海洋造成浑浊水体［３０］，再加上海洋酸

化及缺氧的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大规模

的生物灭绝。

５　 结论

江西东岭剖面在长兴组及大冶组界线附近物源

由原来的基性火成岩转变为岛弧性质的酸性火成岩。
后者可能与我国华南周围岛弧火山喷发有关。 该剖

面二叠—三叠系界线之下碳酸盐岩碳同位素曲线表

现为二阶梯式碳同位素负偏。 碳同位素负偏过程伴

随着 Ａｌ、Ｔｉ 和 Ｆｅ 元素的突然大量输入以及物源的突

然变化，并与火山灰分布层位基本一致。 碳同位素二

阶梯式负偏很可能是由华南岛弧火山及西伯利亚大

火成岩省喷发及其引发的大量甲烷释放造成的。 大

规模火山作用引发的全球变化、海洋缺氧、海洋酸化

以及陆地大量沉积物的输入导致环境恶化，引发了二

叠末期生物大规模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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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Ｉ ＭａＱｕＺｏｎｇ１，２， ＷＥＩ ＨｅｎｇＹｅ１，２， ＪＩＡＮＧ Ｚ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２， ＱＩＵ Ｚｈｅｎ３

１．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ａｒｅ ２‰ ａｎｄ ２．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４．５‰．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ｆｉｃ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ｔ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ｃｉｄ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ｈ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ａｙ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ｌａｒｇｅ ｉｇｎｅ⁃
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ｏ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ｅｒ⁃
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ｅ．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
ｏｘｉ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ｒｇ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ｘ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ｍａｓｓ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７２　 第 ２ 期　 　 　 　 　 　 　 　 　 　 白玛曲宗等：江西东岭剖面 Ｐ⁃Ｔ 界线碳同位素变化与沉积物输入的关系


